
报 告

简要报道

，当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

（列宁同志在讲台上出现时，全场热烈欢呼。全体起立。）列

宁同志说，这个大厅使我想起了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发

言

。我们把刚刚过去的事情忘记得太快了。现在，其他国家革命党人

以的革命发展进程使我们重新想起我们不久以前经历过的事情

前人们认为，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、阶级矛盾的发展相应地比较充

分的西欧，革命的道路会与我们有些不同，政权将会一下子由资产

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。然而，现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说明正

好相反。德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，反抗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群

众，他们从西欧资产阶级的比较丰富的经验中汲取力量，有步骤地

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。而德国的革命群众还没有足够的经验，他

日）月年

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

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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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革命给我们提供的

们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会获得这种经验。大家还记得 年革

命，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投入斗争的。而

在现在这次革命中，我们考虑并利用了

经验。

接着，列宁同志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作了一个概述。他提到

革命第一个时期的情况，当时群众还不知道怎么办，也缺乏享有足

够威信的和强有力的领导中心。

年所起的作用，我们重新建立了苏维埃，

列宁同志说，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要使开始了的斗争获得

胜利，就必须尽可能紧密地团结国内一切被剥削群众和一切劳动

者，因此，在我们面前必然摆着一个关于组织形式的问题。我们清

楚地记得苏维埃在

把它当作团结劳动者来同剥削者作斗争的最有用的武器。在德国

革命发生以前，我们总是说，苏维埃是最适合于俄国的机构。当时

我们还不能断言苏维埃也同样适合于西欧，但生活表明并不是这

样的。我们看到，苏维埃在西欧愈来愈受欢迎，而且不仅在欧洲，

在美洲人们也在为苏维埃而斗争。到处都在建立苏维埃，苏维埃

迟早会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。

，苏维

目前美洲处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时刻，那里正在建立苏维埃。可

能那里的运动所走的道路会与我们不同，但重要的是，在那

埃这种组织形式也已经得到广泛流行。现在，这种组织已经代替

了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形式。无政府主义者本来是反对一切政

权的，在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形式以后，也承认了苏维埃政权。这样，

他们就彻底推翻了否认任何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理论。两年以前，

在苏维埃内部盛行着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妥协主义思想。必须经过

一定的时间，才能从群众的意识中扫除那些妨碍他们了解当前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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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我们说成是暴力策略的信徒，但是

况的陈腐观念。这只有靠苏维埃在国家建设生活中的实际工作才

能办到。现在德国的工人群众也处于这种状况，他们也必须从意

识中清除这种陈腐观念，但是在那里，这一过程要比我们这里进行

得更剧烈，更残酷，流血会更多。

我稍微偏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给我出的题目，但这是

必要的。

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革命范围内所起的作用，我们才能

了解人民委员会过去一年的工作。日常的烦琐的政务和建设事业

中不可避免的细小事情，往往把我们引到一边去，使我们忘记世界

革命的大事。只有看到了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所起的作用，我们

才能正确地分析我们国内生活中的细小事情，并及时地加以调整。

伯尔尼的著名的钦差大臣们

说这种话时，他们完全闭眼不看专靠暴力管理国家的资产阶级在

他们那里的所作所为。

在我们采用苏维埃管理形式以前，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让

群众作好准备，来实行从未有过的新的国家管理形式。我们把克

伦斯基政府弄得狼狈不堪，我们迫使临时政府不断地更换阁员，这

就最终向群众证明，当时光想掌权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一伙是无

力管理国家的，而只是在这以后，我们才夺取了政权。

曾引起很多

在世界范围内事情要复杂得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靠革命暴

力是不够的，在使用革命暴力以前，先要象我国这样做好准备工

作，而这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些。当时布列斯特和约

议论，一些先生们决定利用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步骤，把它叫作妥

协，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如果这叫作妥协，那么，我们

为了从内部进行破坏而参加国家杜马，也得说是同沙皇妥协了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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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协约国

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，是期待在德国造成推翻威廉的必要的内部

条件，这就表明，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图是多么正确。

中，群众的觉醒已经表露出来，他们的政府正在千

方百计地阻挠这种觉醒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有人使尚未觉悟的群众

只是注意“爱国主义”。他们用诺言安抚群众，用胜利的和约的好

处诱惑群众，说和约签订以后群众受益无穷。他们让群众靠幻想

过日子。但是实现这些幻想的打算的正确程度，可以从不久前我

同一个清醒的、用商人眼光看问题的、与我们利益格格不入的美国

商人的谈话中看出来。他对法国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：法国政

府答应群众，说什么可以从德国人那里得到金山，但是德国人从哪

里弄钱来偿付，从一无所有的债务人身上是弄不到任何东西的，所

有这些建立在同德国签订有利的和约之上的幻想都会破灭，因为

签订的和约将是一个导致破产的和约。甚至革命的敌人也感觉到

这一点，除了推翻资本主义以外，他们找不到摆脱现状的任何出

路。目前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是巴黎群众的情绪，因为他们最

敏感，反应最敏锐。现在巴黎群众不允许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开

口，而在半年以前，不管怎样辱骂布尔什维克，他们都听之任之。资

产阶级花了很大力气来帮助我们宣传我们的观点。资产阶级的进

攻迫使群众思索和判断，因此，肯动脑子的巴黎群众得出结论说，

既然资产阶级这样仇恨布尔什维克，说明布尔什维克是很会同资

产阶级作斗争的。现在协约国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身上，想靠我们

掏腰包来付清向它要钱的帐单。我们不得不重视在军事方面优于

我们的劲敌，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：对胜利将会感到失望，结

果“盟国”的一切诡计都会彻底破产，甚至到不了那个时候它们就

会厮打起来。现在所有国家都在闹饥荒，而且任何胜利都不能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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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秘密了。

助它们消除这种饥荒。我们面临着对外政策向我们提出的复杂任

务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有布列斯特和约（这是人民委员会对外政策上

一个最重大的步骤）的经验。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在军事方面优于

我们的劲敌签订的，这甚至在我们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，但这是被

帝国主义强盗团团包围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。

布列斯特和约削弱了我们强大的敌人。把掠夺性的条约强加在我

们身上的德国在极短时期内就完蛋了，现在其他国家也会遭到同

样的命运，特别是由于军队到处都在瓦解。

应该回想一下，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我军的瓦解是由于俄国

人缺乏耐性，但是事实表明，这是一切走上革命道路的国家的命

运。目前各国“民主”政府在巴黎进行的公开抢劫擦亮了群众的眼

睛，特别是，它们由于分赃不均经常发生激烈争吵，这已不再是什

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。该报军事

尽管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很不利，但我们有一个优

点，连资产阶级报纸《泰晤士报》

评论家的一篇文章指出，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迅速瓦解，而俄国没

有这种现象。用《泰晤士报》的话说，只有俄国的军队不是在瓦解，

而是在建设。这是一年来我们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被敌

人团团围住，奋起自卫，夺回苏维埃俄国的每一寸土地，我们每一

个月的斗争都使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革命。在全世界，我们第一

个夺取了政权，现在管理我们国家的是劳动者的苏维埃。我们能

不能保持住政权呢？如果不能，那么夺取政权就是违背历史。但是

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引以自豪的是，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，尽管历

尽千辛万苦，我们还是捍卫住了劳动者的政权。

列宁同志接着谈到专家问题。

列宁同志说，我们有一些同志，看到领导红军的有沙皇的奴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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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旧军官，就非常愤慨。当然，在组建红军时，专家问题有着特殊

的意义，这个问题提得正确与否决定着建军的成败。专家问题应

当提得更广泛些。我们应该在一切建设领域内，自然是在我们没有

旧的资产阶级专家的经验和科学素养、自己力不胜任的那些建设

领域内，利用他们。我们不是那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

可以由什么新人来完成的空想家，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

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。我们把旧人员放到新的环境中，使他们在

适当的监督之下，在无产阶级警觉的监视之下，完成我们所需要的

工作。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设。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

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，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，你们也就不是

共产党人，而是空谈家。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必须充分利用科

学、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。当然，在这条

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。错误是不可避免的。到处都有倒戈

分子和存心不良的怠工分子。在这里首先必须使用暴力。但除此

以外我们还应当利用无产阶级在道义上的影响，利用强大的组织

和纪律。抛弃对我们有用的专家是根本没有道理的。但是应该把

他们放在一定的范围内，使无产阶级能够监督他们。应该给予工

作，但要警觉地监视他们，设政治委员管他们，防止他们的反革命

阴谋。同时必须向他们学习。总之，在政治上不向这些先生们作丝

毫让步，另一方面，在任何地方，只要可能，就要利用他们的劳动。

这我们已经做到了一部分。我们已经从镇压资本家转为利用他

们，这也许是一年来我们在国内建设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。

农村问题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。苏维埃政权需

要有劳动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。在整个这一段时期，我们对农村

的全部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这一目的。必须把城市无产者和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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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农，但是在农民中占多数的贫苦农民

村贫苦农民联系起来，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现在他们之间已

经有了最紧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象在其他方面一样，我们在这

方面也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因为农民习惯于独自经营。他们习惯于

自由出卖自己的粮食，而且每一个农民都认为这是他的不可侵犯

的权利。现在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，来使他们完全相信，只有共产

主义的经济组织才能克服战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济破坏状况。

在这里不应该使用暴力，只能用说服的办法。当然，在农民当中，

我们也有公开的敌人

或别的什么丑角的服装的人，

和接近贫苦农民的中农是跟着我们走的。对付富农这一死敌，我

们只有一种武器，这就是暴力。当我们开始实行把余粮给予挨饿

者的粮食政策时，有一些人向农民喊叫：“他们在掠夺你们！”这些

穿着孟什维克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

实际上是农民、工人、共产主义的死敌，过去我们怎样对付他们，今

后还要怎样对付他们。

第号第 卷第

版译自《列宁全集》俄文第年载于 日《北方公社报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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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答 问 题

第二，提出了农民暴动问题。

同志们，现在我来回答问题。有两张纸条，意思不十分清楚。

从其中一张纸条上毕竟可以大致看出两个基本思想。第一，递纸

条的人不满意布尔什维克，说他们太冒进，而对孟什维克则表示同

情，认为他们是循序渐进。

谈到第一个问题，我应当说，既然这样责备布尔什维克，就应

该指出，他们的冒进表现在何处，而循序渐进又好在哪里。我们和

孟什维克不同的主要一点就在于，我们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

埃，我们冒进的结果是在前年 月夺取了政权。而孟什维克要求

循序渐进，不愿意政权归苏维埃。例如，同情孟什维克的著名社会

党人考茨基， 年

制，坚

月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，布尔什维克不应该

夺取政权，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下去，他们会灭亡，从而使整个党毁

灭。我认为，这种看法已被事变的进程推翻，不值一谈，尤其是如

果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对意见的话。在德国，考茨基坚持民

月和

持立宪会议制。这里的孟什维克和德国的孟什维克都说，决不能

月在那里发把政权交给苏维埃。德国召开了立宪会议，

他们当

生了一连串的强大的工人起义，爆发了国内战争，结果以希法亭为

首的德国孟什维克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

结合起来，赋予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停止立宪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

问题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。这表明，德国的孟什维克，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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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主张只能受

中的优秀分子，也是非常糊涂的。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结合起来，

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，

到嘲笑。

的富人就会饱腹，而什么也没有藏的大多数人就会挨饿。因

至于农民暴动，会上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了。当然，我们这

里有过一连串的富农暴动，而且现在还有。去年夏天发生了许多

次富农暴动。富农是我们的死敌。对他们除了镇压以外，不能指

望别的什么。中农则是另一回事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。说俄国

发生的是大量农民参加的暴动而不是富农暴动，这是不正确的。个

别的村、乡曾经附和富农，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，席卷俄国全体

农民的农民暴动是没有过的。富农暴动是有过的，只要政府坚决

主张一切余粮应按固定价格售给挨饿者，这种暴动今后也还会有。

这种暴动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富农囤积有大量粮食，他们能够按几

百卢布一普特的价格出售，而我们大家知道私贩粮食者是按什么

价格出售粮食的。如果给富农这种自由，那么，藏有纸币和克伦斯

基币

此，我们要看到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。在资

本家的政权存在的时候，工人反对资本家、农民反对地主的暴动是

不可避免的。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倒以后，富农的暴动将会愈来

愈少。应该作出选择。如果谁希望不发生任何暴动，希望富人心

甘情愿地答应把全部余粮老实地交出来，我认为，这种人是不值得

认真对待的。

另一张不清楚的纸条的内容是这样的：如果被社会革命党人

蒙骗的工人，由于缺乏粮食而停工，罢工，反对苏维埃政权，在这种

情况下该怎么办。当然，我不能指望全体工人个个都拥护苏维埃政

权。 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时，其他城市有不少工人参加白卫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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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前事

年前农村中

年代的描写中看到，一些纯朴正直的老农民、有

反对他们，镇压他们。尽管如此，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可以说，巴

黎公社战士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，即代表着一切优秀正直的人们，

而在白卫军中的则是一部分落后的工人。我们这里也有些不觉悟

的落后的工人，他们直到今天还不了解苏维埃政权；我们在尽力启

发他们。没有一个政府象苏维埃那样地创造条件让工人经常举行

集会，苏维埃让工厂的每个代表在国家机关中有其地位。我们尽

可能地吸引工人，让他们自己制定国家政策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

甚至在共和国中，工人也是被排斥在这种事情之外的。而苏维埃

政权则用一切力量吸引工人，但是有一些人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留

恋过去。

在你们中间，只有少数人，甚至可能只有个别的人，还记得农

奴制度，能够记得这点的只有老年人，但是记得

情的人总会有的。凡是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，在

年代和

还有不少这样的老年人，他们说：“在农奴制度下要好些，规矩多，

很严格，妇女穿得很朴素。”如果我们现在读读乌斯宾斯基（我们将

给他建立纪念碑，他是一位描写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家）的著作，就

会从

时甚至一些中年人都说，在农奴制度时代要好些。在消灭旧的社

会制度时，想使它在所有的人的意识中一下子消灭是做不到的，还

会有少数人留恋过去。

有一些工人，如印刷工人，他们说，资本主义时代好，报纸很

多，而现在却少了，那时我挣钱也多，我不要什么社会主义。过去有

不少工业部门是依赖富有阶级或者靠制造奢侈品来维持的。在资

本主义时代，大城市中有不少工人靠制造奢侈品为生。在苏维埃

共和国中，我们不得不让这些工人暂时失业。我们说：“干其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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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，在全国

益的工作吧。”他会说：“我干的是细活，我是首饰匠，工作很干净，

替文雅的先生们干活，而现在来了一些土里土气的人，文雅的先生

们被赶走了，我要回到资本主义去。”这样的人会宣传退回到资本

主义去，或者象孟什维克说的，前进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和健全的民

主制去。说“我们在健全的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”的工人，能

找出几百人。这些在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得很好的人只是微乎其微

的少数，而我们保护的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不好的多数

人的利益。（鼓掌）健全的资本主义引起了那些最自由的国家的世

界大厮杀。健全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的，而有的倒是象美国这

样的资本主义，那是一个文明、富裕、技术先进而又最自由的共和

国，这种民主的资本主义，这种最共和的资本主义为了掠夺全世界

而引起了最疯狂的世界大厮杀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的

万工人中，也就能找到几千个。在富裕的国家

里，这样的工人要多些，因为他们替更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干

活。他们为这一小撮人效劳，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特别高的工资。

试拿英国的几百个富翁来看，他们发了几十亿的财，因为他们掠夺

了印度和许多的殖民地。他们拿钱收买一两万工人是算不了什么

的，他们付出高一倍或更多的工资，以便让这些人专门替他们好好

干活。我偶尔看了一个美国理发师的回忆录，一个亿万富翁每天刮

一次胡子给他一块美元。这个理发师写了一整本书，来颂扬这个

亿万富翁和他的优裕的生活。他每天早晨去这位金融大亨那里待

一小时，得到一块美元，心满意足，除了资本主义，什么也不想要。

对这种论据应该时刻警惕。大多数工人都没有过这样的境遇。我

们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，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，而资本家则用

高额工资收买极少数劳动者，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忠实奴仆。正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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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让、特别是关于北方大铁路租让的问题

在农奴制时代，一些农民向地主说：“我们是你们的奴仆〈这是在农

奴解放以后〉，我们不会离开你们。”这样的人很多吗？只是极少

数。能不能拿他们作借口来否定反农奴制的斗争呢？当然不能。

现在也一样，决不能借口少数工人为资产阶级报纸工作，生产奢侈

品，服侍亿万富翁，挣钱很多，就否定共产主义。

现在我来谈谈那些意思写得很清楚的问题，第一，就是关于

。有人说，这是让

年

一群强盗抢劫人民的财富。对于这一点，我要回答说，这个问题

同资产阶级专家、同关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问题有密切关系。现在

我们能不能打垮世界帝国主义呢？假使我们能做到，那我们一定

要这样做，但是你们知道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，正象我们在

，而会把他们打倒。但是现在，这是一

月不能推翻克伦斯基一样；当时我们应该等待苏维埃组织发展

起来，在这方面做工作，而不是立刻起义反对克伦斯基。同样，现

在能不能对世界帝国主义打进攻战呢？当然不能。假如我们更强

大，明天就能得到许多粮食，有技术设备等等，那我们就不会让谢

德曼之流屠杀斯巴达克派

帝国主

种不着边际的幻想，只要其他国家没有苏维埃多数，只要许多国家

还是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，我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把世

义打倒的，因此不得不向帝国主义者让步。我们现在还不能大规

模地修筑铁路，能把现有铁路管好就很不错了。我们缺乏粮食和

燃料，没有足够的机车，我们有几百万普特粮食堆积在伏尔加一布

古利马线上，运不出来。前几天，我们在人民委员会中决定派遣有

全权处理问题的代表去运这批粮食。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，人们

在挨饿，而那里却堆积着几百万普特粮食运不出来，因为我们没有

足够的机车，没有燃料。所以我们说，宁肯向外国资本家纳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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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那里夺走了这批金子

要把铁路修成。我们不会因为纳贡而灭亡，但不搞好铁路交通，我

们会因人民挨饿而灭亡。不管俄国工人怎样能吃苦，但吃苦是有

限度的。因此，采取改善铁路交通的措施是我们的责任，即使我们

向资本主义纳贡也在所不惜。不管这种办法是好是坏，暂时是没

有别的出路的。在我们还不能彻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以前，我们

不会因为纳贡而葬送苏维埃政权。我们曾付给德帝国主义者黄

金，按照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，我们必须这样做，现在协约国从他

。现在战胜的强盗抢劫了战败的强

我们说，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还没有胜利，我们就只有或者作

战，或者用贡款向这些强盗进行赎买，而赎买是不会有什么坏处

的。我们曾向德国强盗进行赎买，给了他们几亿卢布，借这个时间

我们巩固了自己的红军，而德国强盗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。其他

帝国主义强盗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。（鼓掌）

这位同志还写道，他因为反对使中农破产而被拘捕了四天，他

问什么是中农，并提到一连串的农民暴动。如果逮捕这位同志是

因为他反对使中农破产，这当然是不对的，但从他很快就被释放这

点看来，我料想逮捕他的人或者苏维埃政权的别的代表已考虑到

这种逮捕是不正确的。现在我来谈谈中农。中农与富农不同之处

在于，他们不剥削他人的劳动。富农掠夺他人的钱财和劳动。贫

苦农民，即半无产者是受剥削的人；中农不剥削他人，靠自己经营

过活，粮食大致够吃，没有富农化，但也不属于贫苦农民。这种农

民动摇于我们和富农之间。他们中间有少数人如果走运，可以上

升为富农，因此，他们倾向于富农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上升

为富农。如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善于同中农讲道理，那一定能

向他们证明，苏维埃政权比其他任何政权都好，因为其他政权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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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

压迫和摧残中农。但中农是动摇不定的。他们今天拥护我们，明

天却拥护别的政权；一部分拥护我们，另一部分却拥护资产阶级。

在几天以后我们就要通过的纲领中，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任何暴

现在我们党宣布这一点。如果有逮捕的事情，我们要斥责，

有这种

要纠正。对富农，我们主张使用暴力，而对中农，我们是反对使用

暴力的。我们向中农说：即使你们拥护苏维埃政权，我们也不想强

迫你们加入公社，我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强行赶入公社，也没

法令。如果地方上有这种情形，这是违法乱纪，必须把负责人员

撤职，交付法庭审判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中农站在两个阵营

之间。但是，同志们，政策是十分清楚的：我们反对对中农使用暴

力，我们主张同他们妥协，主张向他们让步。中农能够慢慢地走到

共产主义，而且一定能够走到共产主义。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共

和国中，资本总是威胁着中农，以各种方式摧残和压迫他们。

其次，有人问我对波罗的海舰队有什么看法。我没有研究波罗

的海舰队问题，现在不能答复，也许从舰队来的那位同志的发言已

经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

下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有许多官僚主义霉菌滋长蔓延的现象，

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。这是十分正确的。十月革命推翻了旧官

僚，它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它建立了苏维埃。它赶走了旧法

官，把法院变成了人民的法院。但做到这点是比较容易的用不着

懂得旧法律，只要本着公正的态度办事就行了。法院中的官僚主

义容易铲除。在其他方面，这就困难得多了。我们把旧官僚赶走

了，但是他们又来了，他们自称是“控产党人”，因为不敢说是共产

编者注页。① 见 本 卷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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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告状信，

封告状的信，

党人①，他们戴上红领章，想捞到一个肥缺。怎么办呢？要反复地

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，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，就要清除他们，

赶走他们，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。这里

还有另一个问题。这张纸条上说，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，

因为这样做，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。同志们，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

都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，现在我们决定不让党龄不满一年的党员

当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，今后我们还要继续采取这种办法。在党

执政的初期，不得不让党员享有优先权。假定说，来了两个人，一

个掏出党证，说他是党员，另一个没有党证，而人们对这两个人都

不了解，持有党证的党员自然就有优先权。怎样区别一个人是真

正凭信仰入党还是混进党内来的呢？应该在党证上写明入党日期，

而且在没有受过考验和锻炼等等以前，不发给党证。

的问题。关于这件还有一张纸条是关于中农担负的革命税

秀的统计

事，曾召开过专门会议，收到过很多告状的信，为了调查核实，我们

采取了下列办法：我们有一个中央统计局，吸收了俄国优

专家参加工作，大部分专家都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、孟什维克，甚

至有立宪民主党人；共产党员、布尔什维克很少，他们过去多忙于

同沙皇制度作斗争，实际业务做得较少。就我所能看到的，这些专

家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，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和个别的人进行

斗争。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，要抽查几个乡，看农民是怎样分担革

命税的。告状的信很多；当然，如果从全国来了

那在全俄国说来是很少的；如果几百万农户中有

编者注称自己为共产党人。

发音稍有不同，意思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列宁这里是嘲讽旧官僚不能理直气壮

）在原文只是）和“共产党人”这里的“控产党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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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同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一项法令，在

那算不了什么；如果每天有

有

个人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一个月就

个人告状，这就造成一种印象，好象我们这里尽是告状的了。

万。

为了核实，我们决定调查几个乡，并且从波波夫的报告中得到了确

实的答复，在有工人出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又把这个报

告讲了一遍。这个报告表明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农民分担的税额是

公平的。苏维埃政权要求贫苦农民不纳，中农少纳，富农多纳，当

然不能确切地判定谁是富农，谁是贫苦农民，错误是有的，但大多

数农民分担的税额是合理的。也应该是这样。（鼓掌）当然，有过

错误。但是，例如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抱怨说，住宅委员会对他课

税不公平。他向苏维埃政权申诉这件事。当时有人说：搜查他，他

在进行投机活动。在他家里搜出了几袋克伦斯基币，共有

。全国的旧币约有

在我们没有想出办法用新币代替全部旧币以前，这种情形是会有

的，一旦我们用新币代替了旧币，任何一个投机者都会原形毕露。

将来人人都得把旧币换成新币。（热烈鼓掌）如果你拿出一个工人

所需要的数目不大的钱，那我们就按一比一兑换给你，如果你拿出

一两千卢布，那也按一比一兑换，如果你拿出更多的钱，我们就只

给你一部分现钞，其余的则记在帐上，请你等一等。（鼓掌）这样

做，就需要准备新币 亿卢布。换成新币，

亿新币。我们现并不需要这样大的数目，但专家认为至少要有

在已有 亿新币了。（鼓掌）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在短期内完

成实行这一办法的准备工作，以便打击投机者。这个办法一定会

揭露出那些隐藏克伦斯基币的人。实行这种办法需要进行巨大的

组织工作，这种办法不是轻而易举的。

下一个问题是播种的情况如何，播种很困难。这当然是对的。

现在设立了耕地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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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更有价值。

农业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工人委员会 ，这个委员会将在与工会

取得协议后组织起来。它的任务是使荒芜的地主土地不再荒芜下

去，把这些土地交给工人。有这样的决定：凡是农民没有占用的土

地，政府将尽力使之能得到利用。当然，种子是不够的。这需要贫

苦农民去揭露那些把余粮隐藏起来而不肯拿出来作种子的富农。

对富农来说，重要的是隐藏余粮，因为他们在饥荒的月份卖一普特

粮食可得 卢布。他们可不管地种不上粮食会给成千上万的

工人带来多大危害。他们是人民的敌人，必须揭露他们。

卢布，他会不断地换地方，很下面是工资问题：你给专家

难控制他。我说的专家是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掌握的资产阶级的科

学和技术是绝大多数工农没有掌握的，这样的专家是需要的，因

卢我们说现在不能使工资完全平等，我们主张给他们付

卢

布以上的工资。如果我们在他们帮助下学会做好工作，即使我们

一年付出几百万卢布也不算贵。为了使他们不是被迫进行工作，

我们现在还想不出别的办法；只要专家很少，我们就不能不给高额

工资。不久以前，我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谈到这个问题，他同意

我们的政策，他说，以前在资本主义时代，粗工的工资每月是

卢布，差额是 ，现在最低

卢布，而专家的收入是

布，好的专家的工资每月不少于

工资是 卢布，差额是 。可见，

万或

为了把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拉平些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，今后

还要继续做下去。而在目前，我们还不能把工资拉平；只要专家很

少，我们就不能拒绝提高他们的工资。我们说，只要能够利用现有

的一切专家，一年多给

和农民的东西比这

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农业公社

亿也可以，因为他们教会工人

的问题，有人问到是否可以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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